
因
事
在
早
上
九
時
銀
行
剛
開
門
時
到

達
，
竟
見
門
前
大
排
長
龍
，
大
都
是
上

了
年
紀
的
老
人
家
，
又
或
是
家
庭
主

婦
，
聽
到
他
們
不
斷
查
問
可
取
得
多
少

利
是
封
及
新
紙
幣
時
，
才
驚
覺
年
近
歲

晚
，
大
家
為
準
備
利
是
忙
。

我
離
開
時
，
見
一
班
人
在
起
哄
，
只
聽
到
銀

行
職
員
不
斷
道
歉
，
表
示
當
天
的
利
是
封
限

額
已
派
光
，
客
人
明
天
請
早
。
這
本
是
閒
事

一
樁
，
想
大
家
會
一
哄
而
散
，
誰
知
有
一
位

聲
如
洪
鐘
的
老
翁
，
高
聲
咒
罵
，
粗
言
穢

語
，
並
咀
咒
銀
行
早
日
倒
閉
！
這
行
為
實
在

令
人
吃
驚
，
只
為
了
價
值
幾
元
的
利
是
封
而

出
此
惡
言
，
實
在
不
智
。
況
且
，
這
只
是
銀

行
的
一
點
心
意
，
並
非
應
做
的
本
分
。
而
那

客
人
拿
不
到
利
是
封
，
並
沒
有
任
何
損
失
，

明
天
還
可
以
獲
得
，
他
來
拿
取
贈
品
，
無
非

本

一
個
﹁
貪
﹂
念
，
竟
以
此
為
別
人
的
大

錯
，
實
在
難
以
理
解
。

封
利
是
用
新
紙
幣
，
這
只
為
滿
足
派
利
是
者

的
心
態
，
對
於
接
受
利
是
的
人
，
無
論
是
小

孩
、
大
人
，
絕
對
不
會
計
較
利
是
封
內
的
紙
幣
是
新
是

舊
，
只
會
關
注
面
額
是
大
是
細
。
既
然
如
此
，
花
這
麼

多
時
間
、
精
力
及
心
力
，
去
換
取
新
簌
簌
紙
幣
，
實
屬

無
意
義
的
事
。

至
於
利
是
封
這
東
西
，
其
實
可
以
循
環
再
用
，
收
利
是

者
要
的
是
封
內
的
錢
，
利
是
封
被
掏
空
了
便
完
成
了
任

務
，
沒
有
損
毀
的
可
留
來
再
用
，
尤
其
是
一
些
沒
有
生

肖
圖
案
的
更
實
用
。
塗
有
膠
水
的
一
種
容
易
撕
破
，
最

佳
設
計
是
有
界
口
，
可
插
入
封
口
，
又
不
易
損
毀
。

或
許
用
新
紙
幣
、
新
利
是
封
的
人
本

新
年
新
景
象
，

新
衣
、
新
鞋
、
新
銀
紙⋯

⋯

其
實
，
真
的
可
以
有
多
少

新
？
現
在
的
商
業
社
會
，
大
家
都
天
天
新
款
，
毋
須
等

到
新
正
頭
，
這
想
法
是
舊
頭
腦
。
新
的
一
年
，
我
們
何

不
想
想
如
何
更
新
思
維
，
改
變
自
己
一
些
因
循
而
過
時

的
想
法
，
做
一
個
真
正
的
新
人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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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封利是的新紙幣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廣
府
俗
語
有
謂
：
﹁
唔
怕
犯
天
條
，
最

怕
犯
眾
憎
。
﹂
意
思
是
說
人
在
社
會
中
最

忌
觸
犯
眾
怒
，
這
比
起
觸
犯
天
庭
的
規
條

還
更
嚴
重
。
台
灣
近
年
的
教
育
改
革
經
常

﹁
犯
眾
憎
﹂，
多
年
前
的
﹁
建
構
式
數
學
﹂
就

弄
得
天
怒
人
怨
，
事
緣
有
人
盲
目
移
植
美
國
經

驗
，
教
小
學
生
用
疊
加
法
來
計
算
乘
數
。
例
如
三

乘
五
，
新
辦
法
要
求
老
師
教
學
生
三
加
三
，
再
加

三
、
加
三
、
加
三
，
把
五
個
﹁
三
﹂
加
起
來
就
是

十
五
，
當
然
笨
到
了
姥
姥
家
了
。

最
近
聽
了
香
港
性
文
化
學
會
的
一
個
講
座
，
題

為
﹁
同
志
教
育
在
校
園
﹂，
其
中
一
位
講
者
是

﹁
台
灣
真
愛
聯
盟
﹂
召
集
人
齊
明
先
生
。
筆
者
雖

然
把
探
討
﹁
基
解
運
動
﹂
︵gay

lib
eration

m
ovem

ent

︶
謊
言
的
﹁
工
餘
學
習
﹂
擱
置
了
十

年
，
但
是
講
題
吸
引
，
正
宜
了
解
一
下
﹁
同
性
戀

霸
權
﹂
又
有
甚
麼
新
花
樣
。
台
灣
的
教
育
部
近
年

又
有
荒
誕
新
搞
作
，
原
本
打
算
二
零
一
一
年
在
中

小
學
推
行
的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
有
﹁
認
識
同
志
﹂

議
題
，
內
容
大
力
宣
淫
，
教
育
部
門
的
首
長
卻
懵

然
無
知
。
﹁
基
解
分
子
﹂
暗
渡
陳
倉
，
宣
淫
的
內

容
過
了
好
一
段
時
間
才
曝
光
，
立
即
引
起
家
長
公

憤
，
多
達
四
十
萬
人
聯
署
抗
議
，
立
法
機
關
順
應
民
情
，
緊

急
喝
停
，
發
還
教
材
重
新
編
寫
。

﹁
涉
案
﹂
的
三
部
教
材
名
為
︽
認
識
同
志—

教
育
資
源

手
冊
︾︵
趙
淑
珠
等
編
著
︶、
︽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教
性
別
︾

︵
蕭
昭
君
、
王
儷
靜
、
洪
菊
吟
主
編
︶
和
︽
性
別
好
好
教
︾

︵
游
美
惠
、
蔡
麗
玲
主
編
︶，
都
可
以
在
網
上
找
到
。
讓
廣
大

家
長
﹁
怵
目
驚
心
﹂
的
是
這
些
教
材
有
部
分
內
容
強
烈
鼓
勵

中
小
學
生
發
生
婚
前
性
行
為
，
又
引
導
﹁
多
元
情
慾
﹂︵
潘

按
：
即
是
擁
有
﹁
多
重
性
交
對
手
﹂，
即
是
性
濫
交
︶，
以
及

﹁
多
元
家
庭
﹂︵
潘
按
：
包
括
同
性
婚
姻
、
婚
外
性
行
為
等

等
︶。
這
回
台
灣
﹁
基
解
分
子
﹂
走
得
太
遠
，
觸
怒
了
一
般

家
長
。
如
此
也
好
，
近
年
大
中
華
圈
的
家
長
對
﹁
基
解
運
動
﹂

的
威
脅
普
遍
麻
木
，
筆
者
就
經
常
聽
到
有
為
人
父
母
者
說
：

﹁
我
不
管
人
家
的
兒
子
﹃
搞
基
﹄，
我
的
兒
子
不
搞
就
好
！
﹂

這
是
典
型
﹁
各
家
自
掃
門
前
雪
﹂
的
心
態
，
筆
者
樂
見
台
灣

家
長
開
始
對
﹁
基
解
運
動
﹂
有
所
警
惕
。

踏
入
演
講
會
場
，
見
記
者
席
全
是
﹁
空
凳
﹂，
看
來
主
辦

單
位
甚
受
香
港
主
流
傳
媒
冷
待
。
這
也
難
怪
，
香
港
傳
媒
的

主
腦
若
不
是
贊
助
﹁
基
解
﹂，
就
是
﹁
恐
懼
同
性
戀
霸
權
﹂

︵
另
類
﹁
恐
同
﹂︶，
既
害
怕
給
人
說
﹁
歧
視
同
性
戀
者
﹂，
便

不
敢
接
觸
任
何
批
評
﹁
同
性
性
愛
行
為
﹂
的
言
論
。

聽
完
了
所
有
報
告
，
到
了
發
問
時
間
，
筆
者
便
問
齊
先

生
，
台
灣
的
相
關
法
例
對
於
﹁
同
志
﹂
一
詞
下
甚
麼
定
義
，

台
灣
社
會
主
流
又
怎
樣
理
解
﹁
同
志
﹂
這
個
詞
。
齊
先
生
說

﹁
同
志
﹂
的
定
義
向
來
含
糊
，
差
不
多
所
有
人
都
可
以
歸
類

為
﹁
同
志
﹂
！
現
時
台
灣
某
些
法
律
條
文
有
﹁
同
志
﹂
這
個

詞
語
，
但
是
法
律
用
詞
需
要
有
明
確
的
定
義
，
否
則
難
以
實

施
、
難
以
執
行
。

這
樣
也
好
！
家
長
送
子
女
到
學
校
接
受
教
育
，
並
不
是

因
為
所
有
家
長
都
不
會
教
育
自
己
的
子
女
，
而
是
為
了
更

有
效
善
用
社
會
的
人
力
資
源
。
將
小
孩
子
集
中
在
公
立
學

校
教
導
，
就
可
以
讓
家
長
更
專
心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崗
位
上

發
揮
所
長
，
最
終
是
整
個
社
會
得
益
。
現
在
台
灣
有
個
別

編
寫
中
小
學
教
材
的
人
胡
說
八
道
，
教
小
孩
過
淫
濫
的
生

活
，
反
而
促
使
家
長
關
注
教
育
制
度
，
壞
事
就
變
好
事

了
。

「同志教育」犯眾怒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
白
毛
女
︾
是
中
國
早
年
就
有
的
一
個
著
名
歌

劇
，
並
不
是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所
謂
﹁
八
個
樣
板

戲
﹂
時
方
創
作
出
來
的
。
第
一
個
演
出
歌
劇
︽
白

毛
女
︾
的
是
王
昆
、
第
一
個
演
出
電
影
︽
白
毛
女
︾

的
是
田
華
，
她
倆
都
還
健
在
，
但
都
已
年
過
七

旬
。
田
華
滿
頭
白
髮
，
是
位
真
正
的
﹁
白
毛
女
﹂。

最
近
，
日
本
的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第
十
三
次
到
中
國
京

滬
渝
三
地
演
出
，
受
到
熱
烈
歡
迎
。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長

期
致
力
於
中
日
友
好
事
業
，
早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就
將
中
國
的
︽
白
毛
女
︾
電
影
改
編
成
芭
蕾
舞
劇
。

創
製
人
就
是
日
本
的
清
水
正
夫
，
他
和
夫
人
松
山
樹

子
創
立
了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
並
自
任
團
長
。
他
的
兒
子

和
兒
媳
都
是
芭
蕾
舞
演
員
，
並
曾
擔
任
過
︽
白
毛
女
︾

的
男
女
主
角
。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於
重
重
困
難
下
，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首

演
︽
白
毛
女
︾，
取
得
成
功
。
雖
然
遭
遇
到
日
本
一
些

反
華
勢
力
的
攻
擊
，
但
他
堅
持
中
日
友
好
，
矢
志
不

渝
。
在
他
一
生
中
上
百
次
訪
問
中
國
，
並
曾
受
到
毛
澤

東
和
周
恩
來
等
國
家
領
導
人
的
接
見
。

二
○
○
三
年
，
年
逾
八
旬
的
清
水
正
夫
第
十
二
次
率

領
舞
團
到
訪
中
國
。
二
○
○
八
年
胡
錦
濤
主
席
赴
日
進

行
國
事
訪
問
，
專
程
探
望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
並
發
表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
在
場
的
清
水
夫
婦
激
動
萬
分
，
舞
團

的
全
體
演
員
掌
聲
雷
動
。

這
次
來
華
訪
問
的
是
他
們
的
兒
子
清
水
哲
太
郎
和
森

下
洋
子
。
年
過
花
甲
的
森
下
洋
子
飾
演
喜
兒
，
演
出
之

際
，
許
多
中
日
朋
友
都
感
動
得
熱
淚
盈
眶
。
大
家
既
為

︽
白
毛
女
︾
的
故
事
感
人
而
感
動
，
更
為
中
日
友
好
事

業
的
執

精
神
而
鼓
舞
。

當
前
的
中
日
關
係
時
熱
時
冷
，
日
本
朝
野
不
乏
對
中
國

不
懷
好
意
的
人
，
不
少
年
輕
人
也
因
未
能
認
真
探
究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犯
下
種
種
罪
行
真
相
而
反
省
。
中
日
友
好
，

仍
需
更
多
有
心
人
士
努
力
。
但
像
清
水
正
夫
和
松
山
樹

子
這
樣
堅
持
不
懈
，
並
能
衝
破
層
層
阻
力
，
以
藝
術
活

動
宣
揚
中
日
友
好
的
人
的
確
不
多
。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是

一
面
旗
幟
，
它
將
帶
動
中
日
友
好
事
業
向
前
邁
進
！

日本「白毛女」來華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和
遠
居
英
國
的
小
兒
子
通
電
話
，
聊
起
中

國
新
年
習
俗
，
他
竟
翻
舊
帳
，
投
訴
童
年
時

新
年
利
是
錢
全
數
上
繳
父
母
，
令
他
在
同
輩

間
顏
面
掃
地
。
日
前
大
兒
子
也
有
類
似
的

﹁
聲
討
﹂，
不
滿
父
母
在
他
童
年
時
﹁
惡
言
相

向
﹂。
惡
言
包
括
：
﹁
生
口舊
叉
燒
好
過
生
你
。
﹂
他

認
為
傷
害
了
自
尊
心
。
利
是
與
叉
燒
，
在
父
母
眼

中
全
屬
芝
麻
小
事
，
想
不
到
年
過
三
十
的
兩
兒
子

仍
﹁
含
恨
﹂
在
心
。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教
授
、
華
裔
母
親
最
近
出
書

︽
虎
媽
戰
歌
︾，
宣
揚
她
的
﹁
懲
罰
加
辱
罵
﹂
教
子

之
道
；
中
國
內
地
也
出
了
個
﹁
狼
爸
﹂，
用
棍
棒
把

三
個
孩
子
﹁
打
﹂
進
北
京
大
學
。
一
時
間
，
中
國

式
的
嚴
格
教
育
成
為
﹁
佳
話
﹂，
西
方
媒
體
大
肆
報

道
，
似
乎
中
國
之
強
，
強
在
出
現
了
成
千
上
萬
的

虎
媽
狼
爸
。

虎
媽
狼
爸
的
兒
女
如
今
尚
年
幼
，
到
了
三
十

歲
，
他
們
會
感
激
父
母
抑
或
懷
恨
在
心
？

從
利
是
錢
說
起
，
英
國
一
項
最
新
調
查
指
出
，

該
國
兒
童
縱
情
於
物
質
享
受
，
父
母
像
礦
場
的
驢
馬
一
樣
辛

勤
工
作
，
任
勞
任
怨
，
供
奉
孩
子
華
屋
美
食
、
買
名
牌
單

車
、
滑
板
和
數
碼
相
機
，
導
致
下
一
代
成
為
物
質
主
義
者
。

調
查
指
出
，
歐
洲
諸
國
裡
，
英
婦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最
大
；

八
成
有
五
歲
以
下
孩
子
的
婦
女
，
要
外
出
工
作
。
她
們
與
孩

子
的
溝
通
方
法
，
三
分
二
是
指
令
式
的
，
例
如
，
﹁
威
廉
，

穿
鞋
！
﹂
四
分
一
兒
童
表
示
，
和
父
母
詳
談
的
機
會
僅
一
星

期
一
次
。

逛
公
司
購
物
，
成
為
兩
代
人
最
常
見
的
相
處
機
會
。
調
查

指
出
，
平
均
十
歲
的
兒
童
，
能
說
出
一
百
種
名
牌
稱
號
；
甚

至
四
歲
幼
兒
，
也
能
識
別
品
牌
名
稱
。

調
查
總
結
，
小
孩
最
高
興
的
事
情
，
不
是
去
商
場
買
玩

具
、
電
子
遊
戲
機
或
名
牌
波
鞋
，
而
是
父
母
帶
他
們
出
戶
外

玩
滑
梯
和
踢
足
球
。

下
星
期
年
初
一
，
派
了
利
是
，
送
了
玩
具
，
再
去
遊
樂

場
，
孩
子
應
該
沒
怨
沒
恨
了
吧
？
可
憐
天
下
父
母
心
。

由利是錢說起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在
投
資
市
場
打
滾
搵
食

者
，
切
記
用
上
﹁
羊
群
心

理
﹂
。
經
驗
所
得
，
要
用
上

﹁
逆
向
思
維
﹂，
人
棄
我
取
，

眾
退
我
進
的
方
法
，
方
能
取

勝
。
傳
統
智
慧
告
知
，
若
然
連
中

環
擦
鞋
仔
抑
或
是
牛
頭
角
﹁
順
嫂
﹂

都
琅
琅
上
口
談
入
股
經
時
，
此
刻

股
市
即
到
臨
界
點
，
泡
沫
將
爆

了
。
當
眾
人
如
羊
群
般
入
市
大
炒

特
炒
，
正
是
大
戶
﹁
狼
來
了
﹂，
在

派
貨
給
小
戶
﹁
大
魚
吞
小
魚
﹂

時
。
反
之
，
當
大
市
疲
不
能
興
，

眾
股
友
意
興
闌
珊
時
，
傳
統
智
慧

告
知
，
如
果
你
手
中
有
錢
的
話
，

便
該
伺
低
分
段
擇
優
入
貨
。
逆
向

思
維
投
資
還
得
要
夠
膽
有
信
心
。

上
周
初
，
正
當
滬
深
兩
大
股
市
跌
勢
不
斷
，

股
友
信
心
跌
至
谷
底
時
，
驟
然
間
因
總
理
溫
家

寶
﹁
出
口
術
﹂，
在
全
國
金
融
會
議
閉
幕
時
發

話
﹁
提
振
股
市
信
心
﹂，
震
撼
力
不
可
謂
不
威

猛
，
沉
睡
多
時
的
內
地
和
香
港
股
市
如
吃
了

﹁
大
力
士
丸
﹂
似
的
，
股
友
信
心
驟
增
，
大
戶

機
構
率
先
入
市
，
羊
群
效
應
再
出
，
小
戶
哪
有

執
輸
之
理
，
股
市
旋
即
轉
了
勢
。
那
些
在
去
歲

底
悄
然
入
了
市
、
手
執
平
貨
者
，
而
今
已
有
可

觀
利
潤
，
套
現
也
好
，
再
﹁
坐
﹂
多
一
會
食

﹁
大
茶
飯
﹂
也
好
。
總
之
，
﹁
人
棄
我
取
﹂
逆

向
思
維
策
略
可
取
。
可
憐
那
些
在
高
位
追
貨

者
，
未
知
何
日
才
能
返
到
﹁
家
鄉
﹂
鬆
綁
。

兔
年
將
逝
，
龍
年
快
到
。
老
實
說
，
在
過
去

兔
年
，
投
資
者
若
是
好
友
，
無
論
在
商
品
市

場
、
股
市
和
樓
市
等
投
資
的
話
，
除
非
當
淡
友

沽
空
，
否
則
會
碰
壁
大
敗
。
金
、
樓
、
股
、
人

民
幣
等
素
被
看
好
﹁
長
升
將
軍
﹂，
殊
不
知
，

兔
仔
不
聽
話
，
兔
年
樣
樣
敗
北
，
沒
好
日
子

過
。
事
實
上
，
世
界
上
無
任
何
一
種
物
品
價
格

是
永
升
而
不
跌
的
。
龍
年
雙
春
兼
閏
月
，
生
龍

活
虎
，
這
一
年
該
是
順
風
順
水
，
投
資
必
然
有

運
行
。
只
不
過
，
世
界
經
濟
環
境
不
景
，
不
確

定
因
素
太
多
，
令
人
忐
忑
，
不
利
投
資
。
大
環

境
不
利
，
中
國
內
外
矛
盾
頻
增
，
股
市
樓
市
百

市
皆
是
政
策
市
，
就
以
股
市
而
言
，
﹁
提
振
股

市
信
心
﹂
口
惠
而
實
不
至
，
不
行
。
有
政
策
推

動
還
得
加
強
監
管
，
包
括
新
股
上
市
，
內
幕
交

易
透
明
度
等
。

逆向思維
思　旋

思旋
天地

本
月
八
號
，
內
地
開
始
了
有
史
以
來
最
早
的
一
場
春

運
。
圍
繞

這
個
﹁
年
度
盛
事
﹂，
近
期
網
上
網
下
最
熱

的
詞
就
是
﹁
買
票
﹂，
具
體
地
說
，
是
﹁
買
不
到
票
﹂。

買
不
到
票
不
是
新
聞
，
因
為
每
年
票
都
買
不
到
，
不
過

今
年
買
不
到
票
有
了
新
原
因—

—

﹁
黃
牛
﹂out

︵
過
時
︶

了
，
﹁
網
購
﹂
才
是
真
兇
。

要
說
今
年
的
買
票
難
實
在
是
場
黑
色
幽
默
，
我
們
相
信
有

關
部
門
絕
對
是
出
於
十
足
的
善
意
，
本

便
民
的
宗
旨
，
所

以
積
極
、
大
力
、
全
面
地
推
行
了
網
絡
購
票
，
原
本
是
琢
磨

你
不
用
風
吹
雨
淋
地
出
門
排
通
宵
了
，
只
要
舒
舒
服
服
地

在
家
裡
按
按
鼠
標
就
可
以
回
家
了
。
但
是
，
有
關
部
門
在
行

善
之
前
大
概
忘
了
做
前
期
調
研
和
先
行
測
試
，
以
至
於
網
購

車
票
一
實
行
，
各
種
問
題
層
出
不
窮
，
﹁
雷
人
﹂
不
止
。

首
先
是
超
過
二
點
二
億
的
農
民
工
兄
弟
們
﹁
傻
眼
﹂
了
。

根
據
之
前
公
佈
的
數
據
，
中
國
四
點
五
七
億
的
網
民
職
業
構

成
中
，
﹁
農
村
外
出
務
工
人
員
﹂
僅
佔
百
分
之
三
點
五
。
有

網
友
按
此
推
算
，
這
意
味

中
國
超
過
二
點
四
億
總
量
的
農

民
工
中
，
只
有
不
到
百
分
之
七
屬
於
網
民
。
而
眾
所
周
知
春

運
大
軍
中
的
絕
對
主
力
正
是
農
民
工
，
那
麼
，
平
日
根
本
不

熟
悉
網
絡
的
他
們
，
要
怎
麼
才
能
﹁
輕
點
鼠
標
，
瀟
灑
購

票
﹂
？

事
實
證
明
，
網
絡
購
票
推
出
後
，
票
一
放
出
來
就
在
網
絡

上
被
瞬
間
搶
光
，
完
全
沒
有
剩
下
給
窗
口
，
這
讓
那
些
不
會
上
網
只
能
原

始
排
隊
的
農
民
工
買
票
更
成
奢
望
。
日
前
，
一
位
在
溫
州
打
工
的
重
慶
籍

農
民
工
黃
慶
紅
在
四
次
赴
火
車
站
排
隊
買
票
未
果
的
情
況
下
，
忍
不
住
給

鐵
道
部
寫
了
一
封
信
，
信
中
他
說
﹁
我
沒
錢
買
電
腦
、
安
寬
帶
，
也
沒
時

間
學
電
腦
，
上
網
買
票
對
我
們
來
說
不
現
實⋯

⋯

原
來
通
宵
排
隊
還
有
一

點
希
望
，
現
在
甚
麼
希
望
都
沒
有
了
。
﹂
有
網
友
甚
至
因
此
大
聲
疾
呼
：

﹁
給
農
民
工
一
次
拚
體
力
買
票
的
機
會
吧
！
﹂

黃
慶
紅
的
信
被
曝
光
後
，
引
起
外
界
強
烈
反
響
，
絕
大
多
數
人
對
這
個

弱
勢
群
體
充
滿
同
情
，
紛
紛
抨
擊
鐵
道
部
不
靠
譜
。
但
亦
有
一
些
認
為
農

民
工
的
訴
苦
沒
有
道
理
，
﹁
學
會
上
網
得
靠
農
民
工
自
己
，
別
人
能
幫
你

一
次
，
不
可
能
幫
你
一
輩
子
﹂，
農
民
工
﹁
也
要
學

融
入
網
絡
﹂，
﹁
網

絡
是
最
公
平
的
﹂。

這
讓
小
狸
想
起
過
去
那
個
老
笑
話
，
胖
財

主
看
到
餓
得
奄
奄
一
息
的
窮
人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窮
人
說
﹁
沒
飯
吃
啊
﹂，
財
主
不
屑
道

﹁
那
吃
肉
啊
！
﹂
各
位
不
差
錢
的
富
人
們
，
請

不
要
站

說
話
不
腰
疼
，
需
要
用
平
均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元
的
月
薪
養
活
農
村
一
大
家
子
的

農
民
工
，
他
們
每
一
分
錢
的
含
義
，
都
是
領

二
十
七
個
月
工
資
年
終
獎
的
您
所
不
能
明
白

的
，
而
就
像
網
友
說
的
那
樣
：
網
絡
是
公
平

的
，
但
上
網
的
機
會
是
不
公
平
的
。

︵︽
春
運
︾
二
之
一
︶

給拚體力一次機會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除夕守歲，是我國最重要的年俗之一。除夕晚
上，閤家老少團聚在一起吃年夜飯，暢談一年來
的成敗得失和甜酸苦辣，憧憬來年的美好生活，
直至凌晨。除夕守歲又稱「熬年」，意謂虔誠坐夜
熬年辭舊迎新。熬年守歲早在晉朝文學家、史學
家周處 的《風土記》中就有記載：「 蜀 之風
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為別
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宋朝詩人蘇
軾寫下的《守歲》一詩：「明年豈無年，心事恐
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更表達了除
夕守歲的積極意義。
兒時雖然物質生活貧困，但除夕卻家家守歲。

它甚至比拜年更重要。因為它 重體現了普通百
姓人家對如水逝去的歲月惜別留戀之情和對來臨
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
兒時是很盼望過大年三十夜的，因為三十夜不

僅可以吃到一年最豐盛的菜餚，而且可以品嚐不
少零食。至今還記得一首過年的童謠：「今也巴
（方言「盼」的意思），明也巴，好不容易巴到三
十夜。魚啊肉啊盡我叉，瓜子花生盡我抓，大家
一起笑哈哈。」
守歲之夜，家家戶戶再窮也要準備一頓豐盛的

年夜飯，而且必須有肉有魚。那時我家兄弟姐妹4
個，全靠父親一個人40元的月工資生活，母親沒
有工作就在家絞草繩包貼補家用。我家每年的年
夜飯都是茨菇燒風肉、紅煮鰱魚、韭菜炒百頁、
青菜豆腐湯。這四個菜有葷有素，搭配合理又寓
意「四四（事事）如意」，這也是那個時期大多數
百姓家的年夜飯。其中茨菇燒風肉是我們蘇北人

家大年三十的傳統年菜，不管是城市還是鄉村，
一進入交冬數九，人們總愛割上幾斤肉，吊在屋
簷下接受臘風的洗禮。說來也怪，經過臘風吹拂
的豬肉便散發出一種臘香，這種特有的臘香，讓
人們更加體味到過年的滋味。用茨菇燒風肉不僅
可以充分吸收風肉的湯汁，而且茨菇味甜、形
好、耐煮，實為風肉的最佳伴侶。茨菇燒風肉，
又酥又甜，吃在嘴裡，臘香滿口，回味無窮。紅
煮鰱魚表示「鰱鰱（年年）有魚（餘）」。韭菜炒
百頁表示「十全十美」，百頁是一種薄如紙的豆製
品，韭菜諧音是「九菜」，加上百頁便成了十菜
了，故寓意「十全十美」。而青菜豆腐湯則是保平
安之意。豆腐營養豐富，含有大量的維生素和氨
基酸以及多種礦物質。青菜為含維生素和礦物質
最豐富的蔬菜之一。 故「青菜豆腐保平安」不僅
是豆腐與「多福」諧音，更重要的是這種蔬菜
「黃金搭檔」是最健康營養的，既為保證身體的生
理需要提供物質條件，又有助於增強機體免疫能
力。
年夜飯吃得很慢，比現在婚宴還要慢。除了辛

苦一年慢慢品嚐這年終的佳餚外，最主要的就是
在扯時間。那時的娛樂生活很單調，沒有收音
機，更沒有電視機，農村不通電，城裡家家只有
一盞15W的電燈，一到夜裡12點就斷電，還時常停
電。所謂娛樂生活就是在燈下聽母親講故事。母
親讀過幾年私塾，看過《聊齋誌異》，說得都是些
鬼怪狐仙之類的故事，雖然聽得毛骨聳然，卻很
過癮。於是年夜飯過後，我們便催促母親講故
事。

父母將桌子收拾乾淨後，便將煤球爐拎到堂
屋，一邊增加室內溫度，一邊燒茶。這種煤球爐
是我們那個時代城裡人烹飪不可缺少的用具，爐
子的下方有一個可以開關的封口，每天晚上睡覺
前將封口一關，在爐子上放上一壺水，到第二天
早晨爐子的封口一打開，那爐火就會旺起來，爐
子上的那壺水也是溫熱的可以用來洗臉。
於是全家都圍 爐子一邊取暖，一邊聽母親講

她那永遠講不完的鬼怪故事，以等新年到來。母
親故事講困了，我們便抓一大把瓜子、蠶豆等炒
貨（那時有花生的人家還不多）出外去玩。外面
除了零星的路燈外，便是漆黑一片，我們兄弟姐
妹就邊嗑瓜子邊無目的地往前跑，炒貨吃完了，
嘴也渴了，這才想到要回家。就這樣一折騰，新
年的鐘聲也就快響了。
那時人們沒有手錶，全憑家中的掛鐘、 鐘

（後來有了鬧鐘）來計時。當家中的時針快指向12
點時，遠遠近近便有鞭炮聲響起，這時父親便忙
碌起來，起身打開上了鎖的櫥櫃，從裡面拿出四
個事先用紅紙包好的紅包發給我們，這就是人們
通常說的壓歲錢，因為
「歲」與「祟」諧音，晚輩
得到壓歲錢就可以平平安
安度過一歲。有些人家孩
子小經不住熬夜，則家長
在除夕夜孩子睡 時，便
悄悄地將壓歲錢放在孩子
的枕頭底下。孩子第二天
醒來時第一個動作就是翻
枕頭，看有無父母給的壓
歲錢。那時的壓歲錢也就
一毛錢，但這一毛錢可以
買420克小米（當時小米一
毛二分一斤）或十塊硬
糖，因而還是很珍貴的。

記得我家最困難時，連這壓歲錢也包不起，父親
便哄我們先睡覺，他會將壓歲錢放在我們枕頭下
的。誰知第二天醒來時，我們從枕頭下拿出的壓
歲紅包竟是兩塊硬糖。
壓歲紅包到手後，便開始放鞭炮了。我接過父

親給我的兩串掛鞭，打開大門，將掛鞭的一頭掛
在牆上的釘子上（釘子是早釘好的），然後劃一根
火柴點燃捻子，便兩手按住耳朵趕快撤離。鞭炮
聲大作，我們全家歡呼，慶賀新的一年開始，慶
賀我們又長了一歲。
直至外面爆竹聲全平息下來，我們才戀戀不捨

地回到房間上床睡覺。守歲也就結束了。
許多年過去，那種全家在一起守歲的情景已不

多見。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相約除夕在酒樓吃頓團
圓年夜飯，然後各奔東西回到自己的小安樂窩看
春節聯歡晚會了。
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裡常常浮現起兒時和

父母守歲的情景，那紅紅的爐火、母親講的故
事、「劈里啪啦」的鞭炮聲，溫暖了我們那純真
樸素的童年。

兒時守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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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守歲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動之一。 網上圖片


